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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3年，是 40年前，是改革开放的第 5
个年头，也是温州改革最艰难的一年。

20年前，我和吴晓波曾经撰写出版《温
州悬念》，这大抵是中国改革开放史上最早

触及基于财富增长的社会阶层分析的书籍

之一。而在 1983年及其前后，作为中国改革
的先锋城市，温州遭遇的最大的悬念是：如

何看待新生并日益壮大的民间经济力量？是

否要给予民营经济合法的地位？民营企业家

群体应该怎样生存？

因为焦点，因为焦虑，1983的温州悬念
因此无比艰难。

八位老板的命运

温州“八大王”事件早已定格于中国改

革史册。

所谓“八大王”，就是改革初年温州乐清

县柳市镇的八位流通领域的出类拔萃者。他

们经营的，也无非是螺丝、矿灯、线圈、小五

金等商品经济的“针头线脑”，但他们更有眼

光、更有手腕，更善于发现市场流通中的最

大落差。

他们率先富起来了。

“八大王”事件，则发端于 1983年的前
一年。这年年初，全国性“严厉打击经济领域

犯罪活动”的运动升温，乐清县地方政府便

立即将“八大王”列为大案要案加紧查处。查

处的理由指向明确：“八大王”是怎么富裕起

来的？他们的富裕是否涉嫌犯罪行为？

通缉令下发，六人以“投机倒把”等罪名

被抓捕归案，量刑最重的“矿灯大王”程步青

在公审大会上五花大绑，被判 4年有期徒
刑。唯有“螺丝大王”刘大源侥幸逃脱，凭着

多年跑码头的经验，他远走他乡、东躲西藏，

成了唯一未坐牢的“大王”。

但“八大王”的抓捕，没有带来预想中发

展秩序的清朗，而是经济的急速滑坡与衰

退。1980 年，温州市工业的增速已高达
31.5%，到 1982年陡然下滑为-1.7%。抓了
“八大王”的当年，柳市镇工业生产竟暴跌了

57%。
时任温州市委书记袁芳烈心急如焚。

“八大王”事件冲击的背后，他清楚地知道，

已成惊弓之鸟的老板们如果没有了信心，没

有了对未来的预期，将意味着什么。

1983年春节刚过，袁芳烈再下柳市镇
调研。“共产党人做事光明磊落，要实事求

是，错了就要改！”他建议对“八大王”逐一复

查。

几个月后，温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对全部

案卷再三复查取证的结论是：除一些轻微的

偷漏税外，“八大王”的所作所为基本符合中

央精神。因此，“八大王”被改判无罪，发还其

罚没财物。但拖了一截尾巴：宣告无罪却并

没有给他们平反。

社会反响仍是观望。

1984年初，中共中央第 3个“一号文
件”明确指出：供销员是流通领域的一支重

要力量，而且对农村商品生产的发展起着重

要作用。供销员是农村发展生产的催化剂，

是国营商业和合作商业所代替不了的，应该

得到大家的肯定和支持。

袁芳烈借此东风，在省委常委电话会议

上疾呼要给“八大王”平反，获得一致同意。

在当年春召开的全市乡镇书记以上干部大

会上，温州市委公开宣布为“八大王”彻底平

反，袁芳烈作了“认真吸取‘八大王’事件教

训”的重要讲话。

“十个纸上的文件，也抵不过‘八个大

王’的王者归来”。消息不胫而走，云开雾散。

几十年后，温州最著名的企业家、正泰集团

董事长南存辉告诉袁芳烈：“‘八大王’平反

了，我才砸下修鞋积攒的 1.5万元家底、跟
胡成中一起办求精开关厂。否则，我真不

敢。”

“八大王”事件后，“大王”们各奔东西。

数十年间，他们有过两次公开的相聚。一次

是 2008年 2月 20日，一个温暖的下午，“八
大王”中的六位应柳市镇政府之邀，参加纪

念改革开放 30周年座谈会；第二次是 2016
年 1月 15日，“合同大王”李方平因成功自
主研发人工耳蜗，获评被誉为“浙商第一榜”

的 2015年度“风云浙商”。当晚的颁奖典礼
上，“螺丝大王”刘大源、“目录大王”叶建华

也一同登台。

两鬓斑白的李方平曾经茫然过，1989
年举家移民加拿大。1996年决然回国，2006
年始累计投资 5亿元，成功研发自有技术专
利的国产人工耳蜗，打破欧美少数国家的产

品垄断，荣获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对自己

的二次创业，年近 70的李方平想得很明白：
民营企业家创业创新永远不再会是“犯罪行

为”，而是造福于人民。

一次意义重大的会议

与“八大王”事件几乎同时，温州召开了

一次意义重大的会议。会议名称：温州市农

村专业户、重点户先进代表表彰大会；会议

时间：1982年 12月 16日原19日。
今天的温州人把它叫作“红色会议”，其

改革史地位之重要相当于长征路上的“遵义

会议”。

这次会议的主题十分明确———表彰农

村致富带头人。当时的市委书记袁芳烈讲得

更清楚：“就是要彻底破除平均主义，让致富

光荣成为温州社会的时尚。”

开会的消息是爆炸性的。要知道，全国

打击经济领域犯罪活动风声正紧，几个月

前，又刚刚发生对柳市镇闻名一时的“八大

王”的抓捕，关的关、罚的罚。

“‘八大王’前脚被‘请’进去，现在又请

我们，能有什么好事？小心表彰表到牢里

去。”收到开会通知的“冒富大叔”们怕得很，

惶惶不可终日。据说，政府官员送通知书到

代表家里，有的闻讯后越窗而逃，有的被堵

在房里，一脸苦瓜相。还有的以为要进学习

班了，肯定会“住”一段时间，干脆随身带上

了脸盆枕头。亲朋好友热泪相送。

他们来到温州，感觉不对劲。大街上挂

满“两户光荣”的大红横幅，还敲锣打鼓。他

们惶然中有点激动：红红一片，兆头不错。

1982年 12月 16日，1200 人参加的大
会在市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复辟典型”

们、“尾巴”们被市委奉为座上宾，与领导“平

起平坐”。

35位代表戴着大红花上台畅谈了致富
之路：“过去想富不敢富，富了怕露富。现在

才知道政府鼓励我们勤劳致富，这下真的给

我们壮了胆、定了心。”

市委还向代表们作出了“五个允许、五

个支持”的郑重承诺。群情振奋。

压抑已久的巨大潜能喷薄而出，十个、

百个、成千上万个致富能人开始在这片蠢蠢

欲动的大地上龙腾虎跃。事后的政府文件

说：“这次会议是温州市场经济发展的契

机”，“全市从此兴起了一场发展农村经济的

空前热潮”。

1983年及其前后，是温州改革“向左
走”还是“向右走”的最艰难也是最关键的拐

点时刻。其以个体私营经济为主体的“异端

崛起”，引发“糟得很”还是“好得很”的巨大

争议和质问。

幸运的是，温州选择了一条正确的路。

1983年 11月 29日，在全国农村工作
会议上，时任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国务院

副总理万里，对温州苍南县宜山区的再生纺

织业大加赞扬，称之使单一的农业生产开始

变为农工商综合经营，“展现出生产力充满

生机的发展前景”；

1983年 2月，永嘉县桥头镇钮扣市场
正式开业，至年底，作为全国最早的一批农

村专业市场，温州形成著名的 10大商品产
销基地和专业市场；

1984 年 4月 23日，苍南县龙港镇成
立，尔后，以土地有偿转让和级差地租的改

革为突破口进行农民集资建设，建成中国第

一座农民城；

1984年，温州经济年增长率再次突破

20%，政府财政收入比 1980年代初翻了一
番；

1985年 5月 12日，《解放日报》头版头
条登载报道《温州三十三万人从事家庭工

业》，并发表评论员文章《温州的启示》，“温

州模式”横空出世。

袁芳烈是改革开放早期的温州市委书

记，他是带着“纠偏”和“治乱”的使命赴任

的。几年间，他顶着巨大压力，直接推动了平

反“八大王”以及召开表彰农村致富带头人

的“红色会议”。回望这一段艰难的改革时

光，袁芳烈在《浙江改革开放 30年口述历
史》一书中认为，当年温州穷，选择了个体私

营经济搞活商品生产，一代人翻身致富。除

此之外，温州没有别的路可走。

“总结温州的发展经验，我认为最重要

的是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的思想路线，敢于

坚持实事求是。”袁芳烈说，当然坚持实事求

是，有时是要付出代价的。但作为共产党员，

为人民利益付出代价是值得的！

温州就是 100万个年广久

2023 年 1 月 11 日，84 岁的年广久去
世。

和温州一样，年广久是中国改革开放早

期标志性的人物和历史记忆。这位安徽芜湖

的男人靠炒卖以“傻子”为品牌的瓜子发了

财，据其本人说，1980年代初就积攒了 100
多万。在万元户即富人的当年，无异于天文

数字。

1983年，也和温州人一样，年广九遭遇
了大麻烦。这年年底，有人把年广久的问题

反映到上面，认为其工厂雇工 100多人，“是
资本家复辟，是剥削”。随后，安徽省委派专

人到芜湖调查年广久并上报中央，中央农村

政策研究室将此事向邓小平做了汇报。1984
年 10月 22日，邓小平在中央顾问委员会第
三次全体会议上点了年广久的名：“让‘傻子

瓜子’经营一段，怕什么？伤害了社会主义了

吗？”

邓小平又一次点名年广久，是 1992年
春的南方之行时：“农村改革初期，安徽出了

个‘傻子瓜子’问题。当时许多人不舒服，说

他赚了一百万，主张动他。我说不能动，一动

人们就说政策变了，得不偿失。”同年，已经

在监狱里关了 30个月的年广久被宣布经济
犯罪罪名不成立而获释。

1995年，时任新华社记者的我曾赶往
芜湖采访年广久。他留给我最强烈的印象有

二：一是一点都不傻，眼角游动的是毫不掩

饰的一丝狡黠；二是骄傲地递给我的名片的

背面，赫然印着已载入《邓小平文选》第三卷

第 371页的南巡讲话中评点“傻子瓜子”的

那段名言。

年广久去世当晚，我在微信朋友圈写

道：“年广久走了。伟大的不是年广久，而是

允许年广久活下去的 1980年代。年广久的
时代性意义，不在于他长得丑，他不识字，甚

至不是他曾经被邓小平同志三次点名，而是

当这个国家刚刚开始决心告别贫穷的时候，

他已经那么有钱，钱都是他的，他和他的财

富居然受到了坚定的保护！”

年广久一生没有去过温州，但是在

1983年，他和温州命运相交。如果以中国民
众砥砺而行、脱贫致富为视角，那么，1983
年的温州就是 100万个年广久。温州模式的
本质不是假冒伪劣，不是小商品大市场，而

是产权民有、无比清晰的民营经济。在这一

产权制度安排下，才可以对我们曾经目睹的

在这片大地波澜壮阔挥洒演绎的“四千精

神”以及“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生动画卷

给出理所当然的注脚。

1978年前的很长时光，中国只有依计
划生产的工厂和接受行政指令管理工厂的

厂长，没有真正的企业和企业家。改革史研

究者普遍认为，1984年是改革开放后的“公
司元年”；1985年，《中国企业家》杂志创刊，
“企业家”概念重回国人视野。时代的脚步行

至 2022年，全国在册民营企业数量已达近
5000万家，企业和企业家蔚为壮观。

完整意义上企业家的诞生或称之为回

归，需要具备三方面的条件：一是遵循市场

经济规律，用市场之手组织生产配置资源；

二是拥有人事、分配、经营管理等企业自主

权；三是正如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芝加

哥经济学派代表人物科斯所说，“清楚界定

的产权是市场交易的前提”。三者的内在逻

辑则是：只有拥有企业自主权才能走市场经

济之路；只有拥有了立于法律基石之上的清

晰的产权，企业家的企业自主权才能得到根

本的保障。

民营经济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正相关；

民营企业家的生存及创业创新的信心与产

权保护的力度及预期正相关。

40年前如此，今天亦如此。
在《温州悬念》书首的扉页，有这样一段

文字：“中国这一部改革史，一言以蔽之，从

一个悬念开始，结束于另一个悬念，如此循

环，迄今未已。”然而，改革之路上，我们与民

营企业和民营企业家坚定同行，不退缩、不

摇摆、不彷徨、不焦虑，这不应该是悬念，而

是信念。

（作者系浙江工商大学战略企业家学院

首席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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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望 1983
40年前的温州悬念告诉了我们什么？

荫张火顺作品：《藏族姑娘》

■许也平 /文

2023年法国巴黎大皇宫 ART CAPITAL艺术展于日前举行，中国大陆
共有五位艺术家参加，其中杭州市萧山区有三位艺术家作品入围，他们分别

是张火顺、林岳明与沈雷。

艺术展起源于 1884年，每年都会在巴黎大皇宫举行一次展览，著名艺
术家莫奈、毕加索、杜尚、塞尚、马蒂斯等的艺术作品，都曾在该展览会上出

展过。展览由法国文化部和法国国家博物馆主办。展出的作品范围有绘画、

摄影、雕塑、手绘多个门类，还有短片、表演等。萧山三位艺术家作品的入围，

离不开张火顺的推荐和组织。

张火顺已经不是第一次带领国内和区内的摄影艺术家参加这一艺术展

览。早在 2016年，他的摄影作品开始走进法国大皇宫。2017年，他的作品到
达了英国伦敦市政厅做学术展览并荣获三等奖。此后，张火顺的作品还进入

了欧洲最大的意大利米兰艺术品博览会。在国际摄影界拥有了一定的影响

力后，张火顺在澳洲注册画廊，通过澳洲的画廊把国内一些优秀艺术家的作

品推向国外，以纯公益形式的为艺术家服务。

2019年起，张火顺成功组织国内摄影艺术家参加国际艺术展览。其中
萧山艺术家林岳明作品《在白云下》进入 2019法国秋季艺术家沙龙。同年他
又带队将林岳明、王建伟、龙世林、邢淑娟的五十幅作品，参加匈牙利布达佩

斯艺术博览会，该展览萧山艺术家有将近二十幅作品被国际艺术家收藏。

这次参加 2023法国巴黎大皇宫 AC艺术展，得到了中国摄影家协会等
多个部门的肯定。张火顺二幅作品，沈雷一幅作品被法国、奥地利两家画廊

收藏。

张火顺自述，他迷上摄影是上世纪 80年代。在暗房里洗照片，看着图像
一点点显现出来的时候，会有一种莫名的兴奋，就好像看到自己的孩子出生

一样。

张火顺，助推摄影艺术家作品出海

荫林岳明作品：《田园》

荫沈雷作品：《过客》


